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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禮　》

自從那次櫻花樹下賞花喝酒之後有好幾天沒看見雾紙了，不知道她最近過的怎麼樣？宿醉的嚴

不嚴重？
好在那次是平平安安地將人送回家，卻免不了被顧家的紙人給一陣圍攻(與其說圍攻不如說像是

在玩)，而雾紙則依舊安穩的睡在手心絲毫不受影響。

順著紙人的牽引才找到對方平時收納棉被的位置，費了一番功夫才將雾紙和棉被一併放在塌塌

米上順帶幫她蓋被子，即便畫面看起來挺詭異，但考量對方可能睡醒會著涼才有此一舉。

「說真的咱還真沒想過雾紙的酒量會差到不可思議。」喃喃自語。

──雖然她喝醉的反應挺可愛，但未免也太迷迷糊糊了吧？要是碰到壞人該怎麼辦？

走在街上自言自語。
那時被雾紙酒醉的反應嚇得來不及思考，事後回想才驚覺對方真的很不會喝酒。

她也才喝個一杯半且是小小的酒杯，這樣都能喝醉著實講挺不可思議，轉念一想，畢竟她是紙

的付喪神或多或少有被影響吧。

「嘛、暫且不說這些，情人節的回禮咱該送什麼給她比較好啊？雖然巧克力是有準備啦…但是

雾紙會不會收啊？」

──尤其是告知她有關情人節的知識後她還會那麼傻呼呼地收下嗎？不會又變成紙娃娃躲起來

吧？
托著下巴思考。

殊不知旁邊路過的民眾早已把他當成神經病似的閃得老遠。

──即便做了巧克力卻猶豫該不該給對方，不是沒想過用它當作回禮，只是一想到雾紙看到巧克

力可能會刺激過度而變回紙娃娃就不是自己的本意。

「想那麼多也沒用，乾脆直接去她家問問看她想要甚麼回禮吧。」

想到就做，很乾脆地往雾紙家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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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嗯……咱這樣算是不請自來吧，會不會給雾紙帶來困擾哪？」

站在門外有點苦惱的該不該敲門。

「~！」

雾紙抱著被子，沒想到一打開門就發現有人站在外面，嚇了她一跳。

「…欸？雾紙？」

眼前的門忽然被打開猝不及防地嚇了一大跳，像是做了甚麼虧心事笑得有點尷尬。「哟、咱是
不是打擾到妳的睡覺時間哪……」

「啊，阿式！」

雾紙把差點掉到地上的被子又好好地抱回胸前。「不會，只是想趁天氣好曬曬被子。」她輕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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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笑著。

「這樣啊、咱還以為是不是我聲音太大吵醒妳之類。」

聽她只是出來曬被子而鬆口氣。

「是說妳身體還好嘛？還有沒有不舒服？雖然也有段時間了，不過咱還是有點擔心哪。」為自
己的粗心苦笑不已。

「…呃？嗯？」

雾紙頓了頓。

其實自己起來後並沒有什麼大礙，應該說有些搞不清楚狀況，而比較擔心的是自己是不是給對

方又添了麻煩。「不要緊。」

「還好沒事，說真的咱第一次看妳醉成那樣真的是被嚇到哪。」

不知道雾紙此時在想甚麼，僅是照之前的回憶回顧。「一直拿著酒杯傻笑還繞圈圈差點撞到櫻
花樹，咱要送妳回去時，妳倒很乾脆地直接變成紙娃娃就地而睡。──那麼迷迷糊糊可不行哪、

不過確實是省下咱不少麻煩就是。」

畢竟揹一個人回去總比拿紙娃娃回去來得費力且又會被人給誤會。

「哎哎！對…對不起」

聽到阿式說的雾紙真的是完全記不得，只記得阿式的酒甜甜的很好喝。總覺很抱歉又丟臉的，

雾紙把被子抱得更緊了，好想用被子把臉摀起來呀！

「這沒什麼啦、真要說的話也是咱自找吧，咱還得對妳說聲抱歉才對。」
摸摸頭安慰似乎開始慌張的雾紙，輕輕一笑。「沒有察覺到妳那麼不擅長喝酒還硬要妳喝是咱

的不對。」

──不過也多虧雾紙喝醉讓他見識到不少有趣的反應就是。

有點壞心眼的想著。

雖然阿式看起來好似不太在意，不過雾紙依然覺得挺愧疚的。

這時突然注意到阿式是否來到自己家門前好像站了一陣子，趕緊往旁邊站了站。「阿式，要不

要先進來坐坐？我馬上就把被子晾好了！ 」
「唔嗯……」

按道理應該是順著對方的提議進去屋內等她回來，轉念一想，倒不如幫她弄一弄就能早點回

來。「咱也來幫妳吧？多個人弄很快就能回來了。」

話說回來這棉被是要拿去哪邊曬啊？

「沒關係，只是在後院而已。」

雾紙指了指房子後面，那後面有一小塊空地，雾紙通常會在那裏曬被子或自己也順便曬曬太

陽。

「喔喔！那樣的話咱就先進屋內等妳回來吧。」
聽她說只是在後院而已，那自己就別多此一舉了。「正好咱可以跟那些顧家的小紙人玩玩，雾

紙妳先去忙吧，晚點見咧。」

「嗯嗯。」

雾紙匆匆的跑到後院去，簡單的把被子批在原本就架好竹棍上，不過一會兒就折回房內了，正



看到小紙人不安分地又開始拉著阿式的頭髮和衣服「啊」

「回來啦？」

擺弄小紙人和雾紙揮揮手打招呼。

剛進屋內沒多久就被小紙人給團團圍住，說真的每次看它們很歡快的繞著轉總讓自己產生跟小
狗們玩的錯覺。

待雾紙一回來少部分紙人飄回她的身邊轉，輕輕點著仍抓著自己的紙人，略為感慨。「這些小

東西可真活潑哪。」

「嗯。」

雾紙輕輕揮著小紙人。「它們…有點調皮。」雾紙不好意思地笑著，小紙人通常直接反映自己

的心情畢竟是自己的妖力，不過這說出來有些害羞還是別說好了。

雾紙把原本就在火盆上煮熱的茶水到了一杯給阿式，家裡有客人的感覺依然讓她感到開心又新
鮮。

「調皮是還好啦，咱倒覺得那些會動的小東西很可愛哪。」

點了點小紙人的頭讓它離茶杯遠一點，伸手接過茶杯喝了一口後才熊熊想起今天的目的，而一

激動差點就被茶水給嗆個半死。

「咳咳、……咱差點就把這件事給忘咧，」

面對雾紙疑惑的目光，撓著臉頰解釋。「就是那個情人節的回禮啦，咱今天來找妳就是想問問

看妳想要什麼。」
「情人節…回禮?」

聽阿式一說，雾紙想起了自己情人節當天做的蠢事，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有些不知所措的咬

咬嘴唇把視線放在自己的茶杯上了。

「沒…沒關係，我…沒有什麼…嗯」說話都變得有些結巴了。

「那可不行喔，」

裝作苦惱的樣子。「咱好歹收了妳的巧克力若沒有回禮的話也說不過去，今天可是白色情人節

哪。」
雾紙八成是想到那件事而整個人都臉紅了，看著茶杯輕聲細語。

「況且咱不是說過巧克力其實有分很多種意思嗎？所以雾紙妳就別介意啦，咱是因為不知道要

送什麼所以才來這問妳。」

見雾紙仍緊張不已只好摸摸頭安慰。

「咦？…嗯嗯。」

雾紙想了想,怎麼不太記得阿式說過，會不會是酒喝多了記憶也不好了。

「那…我想想。」

雾紙開始認真地想著，她看看四周，家裡好像不缺什麼，話又說回來她從來沒想過自己想要什



麼，只要可以到處看看新奇的人事物，她就很開心了，嗯…雾紙陷入了沉思，腦袋中卻勾勒不

出一個影像來。

「慢慢想也沒問題喔。」

畢竟是自己忽然提起這回事，她一時片刻想不到想要什麼是預料之內。
等著雾紙的回應一邊拿起廢紙依照她之前教導的方式慢慢摺，一邊跟她閒聊與妹妹相處的事

情。

「記得咱以前問妹妹想要什麼的時候，她總會想很久，久到我都快忘了這回事時，她才跟我說

她想要出去玩。」

慢慢地伸展紙張，一個小紙鶴毫髮無傷地完成。「所以不一定要甚麼實質的東西啦，只要是咱

能做到的都可以喔。」

「啊！」
雾紙看著阿式成功摺出的小紙鶴開心的笑著，不會拉壞真是太好了。妹妹呀，阿式真的是個很

棒的哥哥呢，雾紙摸摸茶杯。

「…那阿式有想要的東西嗎?」

一時也想不出來想要什麼，雾紙反而有些好奇阿式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想要的東西喔？」

沒料到雾紙會反問自己而愣了一會，將小紙鶴放在雾紙的手中，輕輕地笑著。「咱想要的很多

喔、只要能讓妹妹開心的禮物都會想要吧。」
這麼說回來雾紙現在的髮色現在是黑色的哪。──莫名地覺得很親切。

「比起想要的，咱更喜歡看人收到禮物時開心的模樣了。」

下意識地又給雾紙摸摸頭，弄得她滿臉疑問的看著自己。

「喔喔。」

雾紙捧著紙鶴，輕輕地托了一下，紙鶴便開始振振翅膀在空中飛來飛去。「看到大家開心會覺

得暖暖的呢！」

雾紙被摸的有些不好意思「嗚嗯。」
到底想要什麼呢？雾紙想著，她喜歡可愛的東西，或是沒試過的事物，交朋友…嗯嗯，雾紙突

然覺得不是很了解自己。「嗯嗯…」

「看妳苦惱成這樣感覺像咱在欺負妳似。」

而事實上也的確是在欺負她無誤吧？不住笑了出來。「這下子妳得好好想想自己想要什麼了，

畢竟是難得的禮物嘛。」

望著半空中被雾紙注入妖力後得以飛舞的小紙鶴，略為感慨。「不得不說咱每次看妳使役紙人

時都會讓咱想到陰陽師。」

「陰陽師？」
好像聽過這個詞，但是並不是很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職位，雾紙歪歪頭，看著自己的紙人和那



小紙鶴又看看阿式。

「嗯──簡單講就是一群會使役五行和式神的靈能力者吧？」

陰陽師的事情絕多數都是聽妹妹提起才略知一二。「以紙為主的陰陽師雖然很少但不是沒有，

他們多半在紙張內注入五行能力，讓每個紙人都有不同屬性，如果運用的好在戰鬥方面會變得
很詭異多端。」

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讓她聽得懵懂。

「順帶一提，咱的妹妹也是擅長用紙作戰的小陰陽師，所以咱每次對上她都會被打的很慘就

是。」

「喔喔，感覺好厲害呢！」

雾紙沒有碰過陰陽師，總覺得很想看看它們是如何運用紙張的，也許也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技

巧，不過，陰陽師是不是也算是除妖的人呢？

「阿式的妹妹也用紙嗎？」

雾紙笑著，很難想像阿式慘敗的樣子，畢竟阿式給的感覺本就很厲害。

「不過咱得說如果碰上陰陽師的話能躲就躲吧，陰陽師多半對怪異很不留情面且脾性古怪，只

有少部分的人才會和平共處。」

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親身經歷，光是回想起來就覺得頭痛連帶臉色不甚很好。

「她確實比較擅長用紙作戰和放結界什麼的，算是一個全方位的小天才吧？」

──尤其是睡覺的時候戰鬥力特別驚人。
喃喃自語的同時將口袋內的餅乾糖果拿出來當作點心招呼雾紙一起吃。

「喔…」

聽了不免有些難過，看來要和陰陽師做朋友挺難的。

「阿式的妹妹也很厲害呢！我也只會讓紙人動動或變強韌。」

雾紙接過糖果，好想多學習一些有關紙的法術，不過自己不知道學得來學不來。

「這話還是別說給她聽吧，不然那個小傢伙會得意忘形。」

似是想起什麼而忍俊不已。「況且咱也不覺得雾紙會比她差喔！」
給她摸摸頭又是碰碰活靈活現的小紙人，笑著。「雾紙的小紙人很有活力，能把紙張運用得如

此有生命力的大概只有妳吧。」

「話說回來雾紙若妳想不到要什麼禮物的話，要不跟咱去街上逛逛怎麼樣？或許會遇到想要的

也說不定。」

想來自己待在別人家那麼久，又見雾紙似乎想不到想要的就乾脆提議著，要是再決定不了就乾

脆把準備好的巧克力送給她吧，反正有用冰給它冷凍著，一時間也不會融化。

「嗯…好。」

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但雾紙真想不到想要什麼，也許上街看到一堆稀奇古怪的東西就會想到了



吧！而且阿式在這住得比自己久，也許知道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店家，想到這不知為何雾紙感到

很期待。「阿式在帝都很久了嗎？」

「有幾年了吧？咱也跟妳一樣是從外地搬到帝都的喔。」

跟隨她的腳步走出屋外，戶外天氣依舊晴朗，是個蠻適合外出走走散步的好日子。
──但是究竟要帶雾紙去哪逛逛啊？

自己不是一個很好的導遊這點是有自知之明，或許對雾紙而言去哪邊應該都會覺得很新奇，想

了一會還是先問對方的意見。「雾紙妳現在會餓嗎？要不咱帶妳去咖啡廳吃點東西？」

「不會，我…我想四處逛逛。」

雾紙期待的看著阿式。自己來到帝都後活動範圍也不是很大，雖然假日都會去轉轉但也不太敢

亂走。現在和阿式一起逛，也許看到小花小草還可以問問他。

「嗚嗯、…因為每個區域的特色不同，咱一時間還真不曉得該帶妳去哪逛逛才好。」
難得看雾紙那麼期待但自己真的是挺不會帶人逛街的。

「不如這樣吧，咱給妳介紹一下附近特色，若妳有比較好奇的地方咱們就去那邊怎樣？」

想了想，取一個比較折衷的方式稍微介紹。

「這附近因為比較多西方旅人會來這參觀，其實是有不少專門兜售西方文物的店鋪在附近，或

者是隔幾町有雜貨店和花店，對面有書鋪可以免費閱讀，旁邊就是咱之前帶妳去看過的紙店，

在隔壁些是吳服店。」

依著自己平常兜售糖果四處跑跑的經歷介紹周邊，也算是讓雾紙認識一些自家附近有什麼，往
後家裡有缺什麼的話也能外出採購。

「如果不想逛的話往這直走到底有間神社是可以去參拜參觀，不過去的時候得先爬一條長不見

頂的樓梯就是，如果碰上祭典節慶的話神社附近可熱鬧著，會有許多小攤販都會趁此出來擺

攤。」

末了，補充自己平日的習慣。「咱的話大多都比較常去神社逛逛啦。」

「喔喔！」

雾紙認真地聽著阿式介紹，原來自己家附近有這麼多店面，「嘿嘿，紙店。」自從阿式帶她去
過紙店後雾紙有事沒空都會往裡面跑。花店倒是沒去過畢竟還有機會買花。

雾紙跟著阿式的腳步東張西望的看著，「祭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剛來，好像還

沒有看過祭典，雾紙好奇的想像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阿式去過祭典嗎？」雾紙問道。

oO(果然一提到紙店她的心情就會變得很開心哪)
看著她一聽到紙店露出開心的模樣連帶心情跟著變好。

「有去過喔，如果真要講心得的話應該可以歸類成大夥吃吃喝喝，一起玩鬧的盛大宴會吧。」

平心而論就自己幾次參觀的心得下來，比起說是祭典不如說是宴會來得貼切。「有許多有趣的

遊戲攤販和好吃的小吃店，蘋果糖也是祭典裡特有的甜點之一，每當這時候居住這的人幾乎都
會來神社參拜。」

「從前的祭典是為了取悅或祭祀神明才有的莊嚴儀式，是最近幾年才比較親民化，多了許多有

趣的攤販和小吃店，但在壓軸部分仍有巫女出來跳神樂舞為人民祈福。」



瞧雾紙好奇的模樣稍微解釋。

「──說回來感覺雾紙應該就蠻適合跳舞吧，畢竟妳給人的感覺很輕盈。」提到神樂舞就突發奇

想的說出想法。

雾紙聽的眼神都閃閃發亮了，聽起來好熱鬧好開心，雾紙轉頭看向前方，「…好棒呢，」好想
去參加，蘋果糖聽起來也好吸引人。

「我…我不太會跳。」

雖然有時會跳舞但也都是趁著沒人的時候跳的，有人看實在太害羞了，而且，嚴格說起來自己

只是喜歡在微風中順著氣流擺動。

「雖然祭典幾乎是每個月都有，但是規模比較大的祭典好像要過幾個月才開始…」

稍微算一下時間。「雾紙如果想參加的話可以等到夏季喔，夏天是祭典最活躍的時段，到時就

跟朋友一起去玩吧。」
不知不覺成了導遊。

若能讓雾祇多了解節慶，往後她跟朋友出去玩就不會那麼懵懂。

「所以妳其實是會跳只是不太熟囉？」

不熟可能是主因，但以自己對她的了解應該不只如此，輕輕地笑。「或者是太害羞不敢在人前

跳？」

「夏季嗎？」

雾紙在心中盤算著到時得把時間空出來，要是再錯過了就太可惜了。不知道阿式到時候有沒有
空，雾紙看看阿式，到時候來問問他吧。

「嗚…」

被阿式說中了心聲讓雾紙有些不知所措，「都…都有。」不過，雾紙還是誠實的回答了。

「但是咱蠻想看看雾紙跳舞的樣子啊。」

這樣講的話肯定會給她帶來困擾，不過自己是真的挺好奇雾紙會怎樣跳舞呢？

「感覺應該會是有很多小紙人跟著一起舞動的樣子？很隨心所欲、嗯──就像是西方說的什麼、

小精靈之類？如果是雾紙的話倒也蠻像就是。」
又無意識的摸摸雾紙，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語。

「嗚…，我們還是繼續…」

雖然阿式想看但雾紙還是沒那個勇氣在人面前跳舞，不知所措下只好轉移話題。

頭一轉，看見兩個女孩子正聊著天走過，雾紙的注意力一瞬間被吸引了過去。

「…」

其中一個女孩用著漂亮的緞帶綁著麻花辮，小時候一直很希望也可以有機會讓奶奶幫自記綁辮

子，但苦於那時妖力薄弱短髮根本長不長，雖然現在有嘗試過卻怎麼也綁不起來了。

「好好，咱們就別提這事吧。」
反正自己也是隨口說說，若是雾紙真的答應的話他反而會被嚇到吧。



順著她的意思轉移話題卻發現對方的目光正專注著一對剛剛經過的女孩們。

「雾紙？」

東瞧瞧西看看，只是個很普通的女孩子沒有什麼特別地方啊，為何她會看得那麼入神。「怎麼

了嗎？」

「…啊！沒…沒什麼，」

雾紙愣了一下才回過神，她不好意思的拉拉自己的頭髮。有些猶豫，不過阿式的話應該不會笑

她吧。「只是覺得…會綁辮子的女孩很厲害呢。」她軟軟的笑了一下，放開自己的頭髮。

「會很厲害嗎？」

見雾紙掬起自己的黑髮若有所思，看了她一眼，又再望向漸行漸遠的女孩們，皺著眉頭，還是

看不出來雾紙口中的厲害是指什麼。

──不就是綁個頭髮嘛、咱也會啊。
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尋求解答時，只見雾紙已經悄悄地放開自己的頭髮，雙手垂放兩側，才隱隱

約約察覺到對方口中的意思。

「要綁的話咱也會喔。」

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又引來對方的好奇？像是咱居然會綁女孩子的髮型什麼之類…。

雖然不是很清楚緣由，但若是雾紙希望的話這點小忙自己是能幫忙的。

「如果雾紙妳想的話咱可以幫妳弄得跟剛剛那個女孩子一樣」

「阿式也會綁嗎？」
雾紙看著阿式短短的藍色頭髮有些佩服，自己明明是長頭髮卻只會用紙緞帶紮起來，要綁什麼

花樣都不會，也不好意思問別人就這麼綁了好一陣子。

「……」

雾紙猶豫了好久，雖然很想要辮子但請求別人幫自己綁實在有些害羞。可是阿式看起來並不在

意，嗯…「…那，那可以麻煩阿式嗎?」

oO(原來雾紙是想換髮型啊，怪不得她剛剛會一直盯著那兩個女孩看。)
這下子總算明白雾紙先前的舉動究竟是什麼意思，莫名地，覺得這樣的她實在有夠可愛而忍俊
不已。

「咱當然會綁囉，以前都是咱幫妹妹綁頭髮的。」

相當自豪的回應。「如果雾紙不嫌棄的話我很樂意幫妳綁喔。」

伸手摸摸雾紙的頭讓她別那麼緊張，又看看她那紮在一側的白色緞帶，側著頭，提出建議。

「不過在綁頭髮前得先準備一下東西才行，剛好離這不遠處有家飾品店，咱們先過去看看

吧。」

「嗯！」

聽到阿式答應，雾紙開心地忍不住笑了出來。也又一次覺得阿式真的是位很棒的哥哥，會帶給
妹妹點心和小玩意兒還會整理頭髮，雾紙都有些羨慕了。

「…？」



雾紙摸了摸自己白色的紙緞帶跟上阿式的腳步，不知道阿式想要準備什麼，不過也想去看看也

就沒說話了。

「因為要綁頭髮的話勢必得準備梳子才比較好梳理，且又不會讓頭髮打結，綁頭髮的時候也不

會弄痛妳。」
察覺雾紙面露疑惑的樣子稍微解釋，又指著白色緞帶。「還有啊、既然都要去飾品店看看，咱

想說乾脆再幫妳在買幾個緞帶或是飾品搭配著用。」

照著妹妹生前所說要對女性好一點為準則，倒也不覺得哪邊奇怪。

「既然是女孩子就好好善待自己吧，多點飾品打扮一下也很好。」

「喔喔！」

雾紙想想自己有梳子不過好像很少用，頭髮也好像總是有些翹翹的就往外跑了，總覺有些慚

愧。
「阿式懂得很多呢。」

雾紙佩服地說，完全沒發現是自己對於女孩子外表的了解和理解太少。

不過以一個男性而言，阿式真的懂很多呢，雾紙有些疑惑但也沒有懷疑就是了。

「與其說懂得多不如說是咱的母親和妹妹老是一直跟咱提吧，聽久了也就知道不少。」

──不過也因為這樣倒是被人叫娘娘腔什麼的也不少就是。

聳個肩，笑而不語。

很快地來到那間飾品店門口，在準備推開店門前故作神秘地向雾紙表示。
「一會看到可別嚇傻喔。」

推開門，琳瑯滿目的裝飾用品盡收眼底，店內的飾品還很貼心的區分西式及和式，大大地縮減

尋找飾品的時間。

「雾紙妳就隨意看看吧，看喜歡哪個跟咱說吧，有好奇的東西也可以問問喔。」

先帶她到擺設梳子的架上挑了一個木製梳子後，看她對四周充滿好奇，很乾脆地放雾紙去認識

環境。

「…」
原本看阿式故作神秘的還覺得有些有趣，沒想到門一打開裡面盡是一大堆漂亮的小東西，雾紙

忍不住這個也看看那個也摸摸，轉的眼睛都花了。

雾紙晃來晃去最後還是在緞帶那區停了下來，有好多漂亮的緞帶讓她目不暇給，想想自己的好

像真的挺陽春的，不過要她挑一個她卻無從下手。

「喜歡的話先試紮看看吧？」

晃了一圈回來只見雾紙在緞帶那區停留許久，上前拍拍她的肩反倒讓她嚇了一大跳，尷尬地

笑。「光是用看的是沒辦法挑到適合自己的哪，這邊的老闆人很好，連鏡子都有幫客人準備隨

時都能看裝飾後的效果。」
指了一邊掛在架子上的鏡子示意雾紙可以去看看。

「…嗯嗯。」

雾紙伸出手猶豫了一下，拿起一條白色蕾絲的緞帶和紅色的緞帶，往鏡子移動，稍稍比了一

下，雾紙放下紅色緞帶，轉身看著阿式，看來是挑好了。

可能一下子不適應這麼多繁華的飾品，雾紙選了這條樸色的蕾絲緞帶。



「都難得來了怎麼還是選白色？」

看她拿著兩條顏色的緞帶去比較，隨後選了那條白色蕾絲緞帶，似乎是不想給自己添麻煩。

不過緞帶本身就不貴，於是很乾脆地將雾紙方才放下的紅色緞帶拿起來，然後拉著她去櫃台結

帳。「兩個都買吧，這樣就不用猶豫啦。」
「哎哎！可是…」

來不及回應就被阿式拉去結帳了，感覺還真新鮮，第一次有人帶雾紙出來買東西。

而原本有些不好意思，但看到阿式明明是男孩子卻拿著緞帶來結帳，不知為何，雾紙小小笑了

出來。

「怎、怎麼了嗎？」

不明白只是去結帳而已怎麼雾紙會忽然笑出來，但可以看的出來對方並無惡意，只是很單純地

像是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而露出笑靨，莫名地，覺得有些害羞的撓撓臉頰。
「」

雾紙笑著搖搖頭，看阿式有些害羞也好新鮮。

待阿式結完帳走出店家，雾紙東張西望，不知道接下來應該要去那裏比較好。

「東西也準備好了，接下來咱們去找一個能坐著休息的地方吧。」

雖然很好奇雾紙究竟在笑什麼，但直覺告訴自己還是別追問比較好。「不過既然要綁頭髮的話

雾紙妳應該很不習慣在人多的地方弄吧？」

看她光是拜託自己幫忙弄時就滿臉通紅，若去咖啡廳那邊坐著綁頭髮的話肯定會被人關注，而
這情形可能會讓她更不知所措。

「嗯。」

雾紙點點頭。

雖然只是綁頭髮但被人盯著看感覺挺奇怪的，不過一時雾紙也想不到要去哪落腳比較適合。

「要不咱們去公園怎麼樣？」

去咖啡廳顯然不可能，回雾紙家的話離這又有點遠，左思右想才熊熊想起這附近確實有能讓人

休息且放鬆心情的好場所。
「那邊的話雾紙妳或許會很喜歡喔，畢竟放眼望去都是樹木和花草，是一座蠻親近自然的休閒

環境。」

「好的！」

這附近有公園雾紙還真不知道，同時聽到有花草樹木讓雾紙有些興奮，等等有機會還可以問問

阿式有關植物的知識。

雾紙往前走了兩步，有些疑惑地回頭看著阿式「還是…阿式帶路吧。」總覺得自己和帝都相當

不熟悉呢！

「瞧妳開心成這樣。」
如此迫不及待的樣子可真像個孩子，下意識又給雾紙摸摸頭，隨後引領她往公園的方向走去。

──記得妹妹以前也很常纏著咱帶她去公園哪……



似曾相識的畫面讓水原式險些失神撞到路人，有些苦惱地笑著，為了不讓旁邊的人擔憂很快打

起精神，指向前方公園的入口處。「咱們到囉，等會幫妳弄好辮子在去裡面逛逛吧。」

「阿式？」

雾紙感到阿式好像沉了一下，有些在意，不過那種感覺很快就消失了。
「嗯嗯！」

綠意盎然的景象映在雾紙眼前讓她微微的倒抽一口氣，自己到底為何會忽略這麼漂亮的公園

呢？雾紙看到一張石椅便指著問「坐那？」

oO(就知道她會喜歡這裡。)果不其然收到雾紙瞬間驚豔的神情，為自己的選擇感到小小得意。

「好，咱們就去那邊弄吧。」

順著雾紙所指之處來到石椅那邊，為了方便綁髮讓雾紙先坐在石椅，而自己則繞到她的身後將

掛在一側的馬尾捧在手中。
「嗚喔...雾紙的頭髮好柔軟哪。」

髮絲滑落手指的柔軟觸感不由得感慨女孩子果然就是不一樣，像自己的頭髮摸起來就很硬。

「咱確認一下，雾紙妳是想綁辮子對吧？」

「嗯嗯，辮子。」

感覺說出來還是有些害羞呢，雾紙頭低了低，上一次有人觸摸自己頭髮是什麼時候了，雾紙忍

不住這樣想著。

雾紙記得奶奶幫她整理頭髮時會叫她不要亂動，雾紙也就隨著以前的記憶乖乖地不亂動腦袋
了。

「如果會痛的話記得跟咱說喔？咱會注意的。」

得到她的應允後將白色緞帶取下，利用妖力讓手心附著些許水氣讓頭髮有點微濕，一會綁起辮

子才會比較好看。

照以前的回憶先用手稍微梳理，大致整理一遍後等會在用梳子時也比較不容易打結，拿起方才

買的木梳輕柔地梳著，自知此時半妖的模樣只要稍微不留神是很容易弄傷雾紙，因此比平常要

來得小心翼翼。
「~♪」
無意識的哼著曲調，駕輕就熟地把末梢頭髮分成三段依序慢慢地編織，好在雾紙倒沒像小孩子

一樣坐不住，憶起以前幫妹妹綁頭髮時她總會很不安分讓自己相當苦惱。

而這樣幫雾紙綁頭髮的景象令水原式相當緬懷。

雖然不知道阿式怎麼做到的，但雾紙感到自己的頭髮沾了水氣讓她有些緊張。

阿式的手輕巧的動作著，雖然很想回頭看但那樣肯定會造成困擾吧，雾紙想著。

第一次聽到阿式哼歌，是不是心情很好呢？雾紙閉上眼靜靜地聽著。

「好囉。」
將綁好的辮子繞過頸肩垂掛在肩上，走回她的面前端詳片刻，才滿意的點點頭笑得一臉燦爛。

瞧雾紙剛剛忽然僵直身體的反應思忖大概是頭髮的水氣讓她緊張一下。「頭髮弄濕一點在綁辮

子時會變得比較漂亮柔順，沒事先說讓妳嚇到咱很抱歉。」

「哇...謝謝。」

雾紙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辮子，阿式的手意外的巧呢。



一直一直好希望自己也可以編辮子的願望能實現真的太開心了，雾紙又順著摸了摸辮子，原來

要先分成三段在不斷交叉呀，雾紙試著把它記起來。

「阿式...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我想謝謝你」雾紙笑得燦爛。

「妳能喜歡就好。」──能讓雾紙那麼開心真是太好了。
想不到一個微不足道的舉動能讓雾紙如此雀躍，直覺心頭暖暖的。真要論自己得感謝她才是，

讓自己有機會回顧那段塵封已久的回憶，連帶看著她的神色變得相當柔和。「只是小事一件而

已，不用答謝也沒關係的。」

「是嗎？可是真的很謝謝你。」

雾紙的手一直捨不得離開編好的辮子，也因為開心而臉頰有些紅紅的。

看看時間雾紙發現自己有些餓了，突然想到「阿式我請你吃一頓飯吧」

「好好，咱們一起去吃飯吧。」
雖然覺得雾紙有點小題大作，但既然是她的一番好意實在是不忍拒絕，然而才剛來公園沒多久

就這麼出去似乎有點可惜。「乾脆先逛完這公園再去吃飯怎麼樣？不然都進來了，沒去走走蠻

可惜的。」

甫一說完，就將她從石椅上牽引起來，示意對方可以先逛逛公園一會再去吃飯也不遲。

「好。」

雾紙順勢站起便往阿式那走去。

差點忘了自己還沒逛過這裡的攤販呢，要是又錯過感覺十分可惜。
雖說是到公園晃晃但僅僅是把幾處重點帶她去認識，像是孩童們遊玩的場所及附近的流動攤

販，而壓軸部分自是一處栽種許多樹木及花草的植物園地，逛完一圈後才回到公園入口，手裡

還拿了些方才在攤販那買的鯛魚燒，將其分成兩半遞給雾紙墊胃用，畢竟一會還要吃飯不能吃

太多以免飯會吃不下。

「唔嗯...那雾紙要帶咱去哪吃飯咧？」

咬著半截鯛魚燒語帶含糊地問著身旁同樣吃著另外一半的雾紙。

既然對方說要請自己吃飯想必應該是有甚麼好場所推薦吧？想想今天的行程幾乎都是自己帶她
到處晃，現在由她來當嚮導倒也蠻新鮮的。

「...蓋飯。」雾紙待把鯛魚燒吞下去回答。

前些日子在巷內亂轉發現的小店，雖然店面不大，雾紙卻十分喜歡裡面的料理和氣氛。

領著阿式便往那方向而去，走了幾步才想到阿式會不會不喜歡蓋飯？「...阿式有不喜歡吃的東

西嗎？」

「與其說不喜歡，倒不如說咱很不擅長吃辣的食物，那種舌頭辣辣痛痛的感覺很不舒服。」

光是回想那味道臉色就變得相當微妙。

跟隨雾紙的腳步漸漸地看見她所說的那家蓋飯店，與街上店面相比顯得不怎麼起眼且隱蔽。
「那雾紙呢？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嘛？像是辣的或苦的？」

「嗯...好像沒有...不過也不太能吃辣就是了」

舌頭辣辣的卻很不舒服，而且還要喝水才能舒緩，水喝多了又是另一種不適應了。



雾紙領著阿式進到小店，和老闆點了頭就找了個位子坐下了。「記得這裡的菜色都不太辣」雾

紙把菜單遞給他。

畢竟是第一次來這吃飯，很乾脆地選了招牌蓋飯將菜單還給雾紙，待她點完菜把單子拿去櫃台

後，伸手招呼並將之前買來的另一條緞帶連同準備已久的巧克力盒交付雾紙手中，若不是看著
她那辮子上紮著的紅色緞帶在半空中晃動，差點就忘了今天的目的。

「要是再不給妳的話咱都要忘了這回事咧，喏、情人節的回禮巧克力。」撓撓臉頰笑得

靦腆。

「結果到頭來咱仍沒送什麼像樣的東西給妳哪，感覺怪不好意思的。」

「！」

雾紙驚訝的看著巧克力，愣了一會兒接了過去，雾紙笑著。「謝謝你阿式。」

「別這麼說，我今天收到了很棒很棒的禮物呢。」
雾紙晃了晃辮子又拿起巧克力。「我會好好收好的！」大概會好一陣子雾紙都會捨不得把頭髮

拆下來吧。

「妳能不嫌棄禮物是對咱最好的回應啦。」

大大地鬆口氣，本來還擔憂雾紙會不會因為之前的事情感到太害羞而不敢收下，好在東西是如

願送出去。

「不過巧克力可得記得吃喔，否則妳家的小紙人很可能會把它拿去玩也說不定。」

緩和情緒後又無意識的給雾紙摸摸頭。
結合對它們的調皮印象總覺得這事情真的很有可能會發生，而雾紙自是得努力善後那些小東西

們弄出來的殘局。

「我會好好吃掉的！」

雾紙笑著，想想小紙人明明不能吃卻喜歡把自己弄得髒髒的，雖然很可愛卻的確挺困擾的。雾

紙把巧克力好好的收好，又被摸了摸頭有些害羞卻挺開心的。

「拭目以待妳吃完的心得哪，畢竟是以咱的口味去弄的在甜度上可能會有差。」

雖然喜歡做甜食但卻對甜食還好，以至於口感不會太過甜膩。
甫一說完，方才點的蓋飯及小菜也剛好送上來。「先吃飯吧，一會吃完咱在送妳回去。」

「嗯！」

雾紙雖然喜歡甜食但也不太敢吃太甜，畢竟太甜又要喝水了。不過聽阿式一說感覺並不是偏甜

膩的味道。

雾紙點點頭。

剛好她點的雞肉蓋飯也來了，便拿起筷子先填飽肚子吧。

默默地吃著飯省思，思忖今天的行動各種衝動。

明明只要乖乖把巧克力送給雾紙就好，卻一時心血來潮讓她跟自己出去尋找禮物之旅，即便收
穫不小但對雾紙是各種抱歉，畢竟絕多數都毫無目的的瞎逛讓她跟著白走不少。

──咱果然不是當嚮導的料。



莫名地自我厭惡。

能把飯吃的如此戲劇性大概僅此一家。

瞧他吃一口飯表情變化萬千，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這家蓋飯不合胃口之類，頻頻讓雾紙欲言又

止。
「...不合胃口嗎？」

看阿式吃一口飯又是沉思又是皺眉，雾紙有些擔心，是不是太辣或是味道太重了有些膽怯卻還

是開口問問了。

「唔嗯？蓋飯很好吃啊，很符合咱的口味哪。」咬著湯匙疑惑的歪頭看著。

不明白雾紙為何會這樣問，瞧她一臉惴惴不安的樣子便想到肯定是自己的表情太有戲而讓她誤

解。

「沒事啦，咱只是在想明明自己也不太會帶人去玩卻硬是拉著雾紙妳到處逛，而且多半都是毫
無目的的瞎晃著讓妳也白走不少路程。」

畢竟自己的確是不太擅長跟人單獨相處的，自然而然也不會去注意哪邊地方有什麼有趣的特色

在，之前向她介紹的地方也僅是因為平常都在那附近兜售糖果得知。

「所以咱剛剛在反省一衝動就不顧後果的壞毛病咧，絕對不是飯菜不合胃口啦。」

「唔。」

雾紙看阿式咬咬湯匙不自覺笑了一下。

「不會的,能和阿式一起到處走走其實很開心的。」
雾紙刮了刮碗，其實他也常常假日漫無目的地到處散步，但一個人亂走有時還是會稍稍膽怯而

走在熟悉的路上。「今天有阿式在也去了很多沒去過的地方 。」雾紙又摸了摸辮子，他還

為自己實現了一個小小的心願，雾紙露出暖暖的微笑。

「這樣啊、咱還想說咱這樣會不會給妳帶來困擾咧。」將剩下幾口飯吃完覺得一本滿足。

──有機會再帶友人來吃這家蓋飯吧。

如此想著的他抬頭一看，正好瞥見雾紙輕撫垂掛在頸肩的辮子露出淺淺的笑顏，似是被她的好

心情傳染般地跟著笑出來。
「那下次咱再帶妳去走走吧？咱也想讓妳認識咱的友人，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傢伙喔！」

相信他們一定會很樂意認識雾紙，因為跟她相處時總能讓人感到很舒心自在，還真不可思議

哪。

「嗯！我想認識阿式的朋友。」

雾紙笑著說，阿式的朋友是什麼樣呢？是否和阿式一樣親切？雾紙想著。吃完剩下的飯，雾紙

將筷子擺好，衝著阿式笑了一笑就跑去櫃檯把帳給結了。

待雾紙結完帳後跟隨她走出店外，驚覺已然黃昏，不由得感慨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唔嗯、時間也晚咧，咱送妳回家吧？」
禮物如期送到雾紙手中，今天的目的也算達成，實在不好意思讓雾紙繼續跟著自己在外逗留省

得被有心人士盯上，想想還是先把她護送回家。



「晚上了...」
雾紙望著橘黃色的天空，總覺時間過好快呀。

「那就麻煩你了。」

知道阿式的個性雾紙也就不拒絕了，而且這樣還可以和阿式再多走走一段呢。
「不會啦，咱應該的。」

畢竟是自己把雾紙帶出來玩，於情於理都該有始有終的將人家送回去。

「 反正回去的路上很無聊，咱來吹草笛給妳聽吧~♪」
想到就做，隨手摘下路邊樹叢的一片葉子放在唇邊輕吹。

興許是吃飽感到愉快，又或者是將禮物送給雾紙後覺得開心，奏著輕快的小曲調的他伸手招呼

雾紙跟進，拉拉雾紙的手，步伐歡快地走著，像個孩童似滿臉笑意的向她露出笑靨，不難看出

水原式的心情很好。
「嘿嘿。」

雾紙聽著笛聲覺得有趣，開口想問問卻看見阿式心情甚好有些不想打斷也不問了，任阿式拉著

手往家的方向走。

雖然阿式比自己高但現在看來卻像個小孩一樣稚氣，雾紙偷偷的想著。

「~♪」回到雾紙的家門前才將笛聲停止，當雾紙拉開門的瞬間那些應聲飛出來的小紙人正繞著

她轉，又往自己身上轉，像是好奇方才的音樂從何來，不出一會時間被那些調皮的小東西扯扯

頭髮和衣服或者乾脆趴著不放。
「剛剛咱吹的是草笛，」

早已習慣小紙人的舉動倒也無所謂的任它們玩，瞧雾紙露出好奇的模樣將手攤開讓她看看葉

子。「顧名思義是以葉子當作樂器使用、是咱的拿手絕活喔！很有趣對吧？」

笑笑著，摸摸雾紙的頭，倒也不覺得方才的舉動有多幼稚。

「只要是葉子都可以嗎?」

雾紙看著阿式手裡的葉子，和尋常的葉子並無二樣，雾紙好奇地想著，原來葉子可以吹出這麼

有趣的音樂呀。
紙人們今天特別不安分，可能是因為雾紙一整天都不在吧。

「幾乎囉，不過每片葉子吹出來的音色都不同就是。」

本想教雾紙玩玩但考慮時間問題想來還是下次在教她吧。

是說今天的紙人們真的是有點活力旺盛哪，這不、弄得眼前的雾紙被紙人們團團包圍片刻都捨

不得離開。

「肯定是因為妳整天不在家的關係讓它們很寂寞吧。」

看著被弄得有點狼狽但卻仍滿臉寵愛的雾紙，輕輕地笑。「好啦、趕快回去吧，佔用妳那麼多

時間真是抱歉哪。」
「不，不會的。」

雾紙努力的安撫紙人，也努力地把他們從身上拿下來，不過幸運的是紙人們倒是沒有去拉扯阿

式綁好的辮子，可能是知道主人很珍惜吧。

「阿式回去也小心喔。」



「嗯嗯，咱會小心的別擔心啦。」

輕輕點著黏在肩上的小紙人讓它回到雾紙身邊，正準備返家回去時，狀似想到什麼而又折返回

來叫住準備進屋的雾紙。

「對了對了、都忘了要跟妳說白色情人節快樂啊。──雾紙白色情人節快樂！巧克力記得要要吃

喔 」

笑笑著摸摸雾紙的頭。「不過下次可得記得查清楚再行動喔，不然又鬧出誤會可就尷尬了，那

咱先走囉。」

「嗚…阿式」

被阿式提醒了自己之前犯蠢的行為不免有些丟臉。

「嗯，阿式白色情人節快樂！」

不過…看阿式特別折返回來，雾紙笑著回應。
巧克力也會好好吃掉的，希望到時能捨得吃就是了。雾紙向慢慢走遠的阿式揮揮手，目送他離

開。

……
 
待離雾紙家有些距離後才拍拍胸口鬆了口氣。

「呼...總算告段落咧。」今日之事果然是各種衝動，好在雾紙不介意他的唐突行動。
雖然當下並沒有感覺但事後回想就覺得緊張莫名，又一次地覺得西方節日實在真是有夠莫名其

妙。

若不是聽友人說在情人節那天拿到巧克力的得在這天回禮給對方，他還真不曉得有這麼一個習

俗在。

不過西方國家還真不可思議哪，有情人節又有白色情人節，該不會每個月的14日都有吧？

這樣豈不是一年下來得過12次的情人節？西方人可真奇怪哪。

如此想著的他慢悠悠地往家的方向回去。
 
▶▶▶▶


